
控股权争夺折射经营理念分歧

西藏药业抱着“金鸡”多年不下蛋

本报记者 郭新志 戴小河

西藏药业（600211）原董事长陈达彬或许没有想到，曾在七年之前救公司于危难之际、一起把酒言欢的老朋友如今反目成仇，双方围绕西藏药业的控股权明争暗斗，在资本市场上闹得沸沸扬扬。

9月30日，西藏药业将召开会议增选独董，届时大股东、二股东又将正面交锋。 尽管胜负未知，但一路坎坎坷坷的西藏药业早已千疮百孔，陈达彬也时时感叹：西藏药业抱着一只“金鸡” ，凭其核心产品新活素本可独步天下！ 然而，数次的控股权争斗使得这只“金鸡”难下蛋，唯有处于争斗外围的中小投资者为公司发展干着急。

从发票到董事席位的斗争

9 月 26 日 ， 成 都 市 中 新 街 49 号 锦 贸 大 厦 16 楼 ， 西 藏 药 业 2014 年 第 二 次 临 时 股 东 大 会 在 此 召 开 。 下 午 两 点 五 十 分 ， 陈 达 彬 与 董 事 会 、 监 事 会 一 些 成 员 一 道 走 向 会 议 室 ， 面 色 严 肃 ， 依 次 走 向 签 到 台 ， 大 笔 一 挥 。 会 议 室 外 ， 近 十 位 身 着 安 保 服 装 的 人 员 ， 一 字 排 开 ， 两 手 插 在 腰 后 ， 警 惕 地 注 视 着 通 往 会 议 室 的 路 口 ， 每 每 出 现 陌 生 人 影 ， 便 要 盘 问 。 签 到 台 上 ， 西 藏 药 业 四 五 位 工 作 人 员 ， 仔 细 核 查 前 来 参 会 的 人 员 证 件 ， 一 位 专 业 摄 影 师 已 经 架 起 摄 像 机 ， 全 程 记 录 此 次 股 东 大 会 实 况 。

狭小的会议室内，已经坐了不少人。 除了董监高十来个座位以外，并无更多旁席。 陈达彬等人一一入席。 陈达彬一落座，迅速地扫视了会议桌上“对面的人” ，一言不发。 其他人则看似心神不定，有的人向会议室外张望，有的低头若有所思，有的不时打量旁席上的陌生面孔，有的干脆深埋下头……整个画面，就像一帮以前称兄道弟的朋友，突然成了陌生人，坐在一起没了言语，浑身不自在。

尽管如此，谁都明白，这场会议，将决定后续谁能掌控董事会、谁能实际影响西藏药业。 而在此之前，以二股东北京新凤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新凤凰城” ，持股 18 .52%）为首的阵营，以及以西藏华西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华西药业” ，持股21 .62%）为首的另一阵营，早已将双方争夺西藏药业控股权的矛盾公开化，甚至利用各自在上市公司平台的力量打起了“口水仗” ，引起监管部门发函关注。

虽然外界猜测颇多，但一位知情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两大阵营矛盾蓄积已久，这从双方对一张住宿发票的报销上就可看出。

8月14日，西藏药业在成都召开董事会。 过了些时日，现任董事长石林派人拿了一张金额数万元的住宿发票到公司财务部报销，住宿地点显示是上海，住宿时间是8月16日。 据悉，公司出纳觉得颇为蹊跷，未予报销。 身为公司董事的陈达彬得知此事后，认为在发票显示的时间内，石林并未离开成都，拿如此发票报销确实奇怪，而且此前双方都已明确“费用不在公司报销” 。 “石林对报销受阻意见较大，双方的关系也急剧恶化。 ”前述知情人士称，石林的其他一些有争议的开销，有时也拿到西藏药业报销，这引起华西药业阵营的不满。 对此说法，陈达彬以监管部门要求为由不予置评。 至于石林，中国证券报记者多次尝试联系未果。

事实上，在此次正面“交火”之前，双方早已“看不顺眼” 。 8月16日，西藏药业公告称，公司拟为员工涨薪20%—40%议案遭到独董和多位董事投票反对，议案以5票支持、4票反对、0票弃权“勉强”获通过。 投下反对票的正是华西药业阵营———陈达彬、周裕程、王英实3名董事和独立董事饶洁。

陈达彬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他和石林的种种分歧，皆由涨薪开始。 代表新凤凰城阵营的一方———石林认为，西藏药业这么多年来待遇偏低，人才流失严重。 不涨薪水留不住人，公司没有未来。 公司发展更大的动力来源于真正有能力的研发、销售和管理人才，涨薪是为公司未来着想。 对此，前述知情人士透露，陈达彬个人并不反对给员工加薪，而是担心高管借机给自己过度加薪。 陈担心的是“议案当中没有提到具体的高管加薪标准，高管也属于员工的组成部分，如果在实际操作中也被纳入员工加薪范围，那这种方式是不是有变相给高管加薪的嫌疑？ ”据悉，石林之前提议给高管集体涨薪，涨薪幅度达到五六倍，被陈达彬严词拒绝。

同属新凤凰城阵营的西藏药业副董事长杨建勇亦认为，涨薪一事并非“想当然” 。 他对媒体表示，石林作为董事长上任后，去了几个厂，也问过员工的收入，威光制药厂有的一线工人月工资才1000多块钱。 因此，确实觉得应该涨，公司也委托人力资源部门、财务部门，将四川省官方发布的工资数据与公司的数据进行对比，并进行了基本的调研，比照外界平均的工资是多少，公司的工资是多少，把这个数据交给了公司的薪酬委员会，后者开会作了初步讨论，最后通过薪酬委员会提出来这个加薪的事情。

“以公司平均的薪酬水平来说，20%对于员工来说是最基本的增长。 ”杨建勇将西藏药业近年来差强人意的业绩归咎于优秀人才的流失。 “如果公司不想发展，抱残守缺，尽量压低成本，守住现有的利润，这也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按照新的董事会的设想，公司需要出现一个跳跃性发展的局面。 ”杨建勇对媒体说。

知 情 人 士 透 露 ， 陈 达 彬 个 人 并 不 反 对 涨 薪 ， 他 认 为 普 通 员 工 应 该 涨 薪 ， 高 管 薪 酬 可 以 适 度 上 涨 ，“但 应 该 拿 出 一 个 细 化 的 方 案 出 来 ， 不 能 简 单 地 以 涨 薪 比 例 来 定 …… ” 。 他 表 示 ， 首 先 公 司 现 有 业 绩 不 足 以 支 撑 员 工 大 幅 加 薪 ； 其 次 若 员 工 薪 酬 上 调 20 % — 40 % ， 可 能 对 公 司 利 润 水 平 造 成 长 远 影 响 。

根据媒体拿到的《关于调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的议案》，总经理级 ，包括总经理和常务副总经理，薪酬标准调整为（按月发放部分，年终根据绩效考核发放，下同）6万元 ；副总经理级，包括销售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总工程师以及董事会秘书，薪酬标准分别为4万元、3 .8万元、3 .8万元和3 .8万元。 这显然与陈达彬所称的“议案当中没有提到具体的高管加薪标准” 有出入。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在此版本之前，还有一个幅度更大的高管涨薪方案，因为华西阵营的反对而作罢。 尽管涨薪方案最终获通过，不过西藏药业一位内部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基层员工薪酬至今未涨。

前述知情人士透露，陈达彬对石林的其他做法亦不满。 有一次，石林在西藏的财务人员跟成都总部的出纳人员说，西藏药业账上有2亿多现金流，可以拿5000万到西藏去，毕竟公司注册地在西藏。 陈达彬对此表示认同，但该笔巨款刚到西藏没几天，就被划至北京的账户了。 中国证券报记者无法就此联系石林求证。

种种迹象让陈达彬深感不安，重新掌权的愿望越来越迫切，而唯一路径就是拿下董事会主导权。 然而，在西藏药业现有的9人董事会中，新凤凰城阵营实际拥有5个席位，而华西药业阵营只有4席。 因此，华西药业急欲借增选独董来“反超” 。

新凤凰城阵营看穿了这一招，亦提议增选独董，如此一来，9月30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将出现独董“三选二”的局面。 交锋双方又在投票制度上做文章，华西药业力推直接投票制，新凤凰城则鼓吹累积投票制。 新凤凰城方面所担心的是，如果按照直接投票方式选举，华西药业届时或凭借持股优势力挺所推选独董，并同时否决通盈投资所推人选。 但若能采用累积投票制，新凤凰城阵营则可将票数全部投向自己推荐的独董，进而确保其当选，其所拥有的董事会席位也将增加至6位，彻底主导董事会。

如此，才有了9月26日那场“答案已在各自心里，仅仅走个程序”的股东大会。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华西药业阵营提议召开的会议，新凤凰城阵营明显“不捧场” 。 西藏药业在任董事9人，仅3人出席，董事石林、杨建勇、张虹、李文兴、李其、饶洁因工作安排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杨冬燕未能亲自出席会议。 新凤凰城阵营股东虽未亲自出席，但派出了代表投票。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在推举石林当董事长、新凤凰城阵营主导董事会后，两大阵营曾度过了一段时间的蜜月期，华西药业阵营希望引入新的机制、新的人才，促进西藏药业的发展。 甚至在石林上位后的媒体答谢晚宴上，有人评论“西藏药业的两位股东总算能把酒言欢了” 。 然而，短暂蜜月之后，双方关系迅速走向僵持，让众多投资者猝不及防。

昔日兄弟理念不同变敌人

矛盾由来已久。 如今，回忆往昔，陈达彬或许也没有料到出现如此局面。

当年，西藏药业内忧外患，陈达彬找到周明德———新凤凰城阵营核心人物———朋友有难，周遂出手相助。

2007年6月18日，华西药业与新凤凰城及其一致行动人周明德、斯钦、王晓增、邵马珍、陈丽晔等6名自然人签订西藏药业股份转让协议，华西药业以每股5.572元、总价1.948亿元向后者转让西藏药业3496万股股份。 同时，西藏药业启动股改，协议双方约定：股改实施后且新凤凰城受让的股份过户后的1个月内，将启动西藏药业向新凤凰城定向增发收购资产。 且当时新凤凰城注入的资产已经确定为两宗地产项目：巨山新村C区和中关村科技园温泉产业园。

这笔买卖 看上去 似乎不 错 。 于新凤 凰城而 言，抓住 千载难 逢的股改 机遇进 驻 ，进而 掌控西藏 药业，实 现地产 借壳上 市，巨额的 财富增 值不言 而喻 ；于 华西药业 而言，彼 时其内 外交困 、囊 中羞涩 ，新凤凰 城的进 驻更无疑 是解燃 眉之急 。

截至2004年末，公司对外拆借资金达1.1亿元，监管部门要求其在限期内解决上述问题。 华西药业随后拉来益佰制药，以5元/股、总价2.5亿元向益佰制药及三名自然人转让5000万股，所得资金优先用于代偿上述1.1亿元欠款。 孰料益佰制药方在已支付近2.25亿元后，华西药业对应转让的股份却迟迟没有划转给益佰制药。 对方无奈之下将华西药业诉至法庭。 当时的说法是，此次转让，虽然方案多次修改，但却迟迟未获当地国资部门放行，最后交易不得不作罢。 在此背景下，陈达彬才找周明德出手相救。 周明德确实出手相救了，西藏药业一批元老级员工对此深有感慨。

然而，新凤凰城进入西藏药业后，当初计划好的资产注入迟迟未能成行，华西药业与新凤凰城协商数次未果。陈达彬给出的反对理由是：拟注入的标的资产部分手续不全，且双方对拟注入的部分资产范围理解有异。最终在华西药业阵营的反对下，新凤凰城的地产资产未能如期注入，后因金融危机及国家房地产调控，注入计划最终泡汤。当初的股改承诺最终以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对价方式替补。

虽然此后几年，两大阵营相安无事，但矛盾的种子就此播下。

2014年5月8日，随着西藏药业新一届董事会成立，矛盾继续激化。 据悉，石林担任董事长后，力推职业经理人制度。 在此之前，陈达彬、周明德等几大股东达成了一些合作原则，希望西藏药业能在药物领域有所建树。 然而，新一届董事会上任后，对西藏药业的战略和决策，与此前华西药业认定的方向越来越远。

陈达彬开始警觉。 前述知情人士称，在陈达彬看来，西藏药业有优质的药品储备，如果能够在管理上加以完善，在销售上能全面进步，应该说西藏药业具备一家优秀医药公司的潜力。 陈达彬尤为看好西藏药业独家重磅新药新活素的市场前景，它也是支撑公司近几年走出亏损开始盈利的主要因素。

“石林并未把西藏药业的药品发展当作工作重心，而是多次提到要发展保健品、饮料，这与华西药业倡导的经营理念完全背离。 ”上述人士说，据他了解，在提出发展保健品、饮料时，陈达彬也曾提出希望能够有一份详尽的可行性方案进行探讨，但石林并未拿出方案。 中国证券报记者未能联系上石林求证。 但据了解，西藏药业部分经营层确实曾去西藏阿里地区考察过水源。

另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则对陈达彬的上述说法表示不敢苟同，该人士透露，石林担任董事长后为员工涨薪以调动积极性，还委托猎头公司招贤纳士，想拓展其他业务也是考虑到公司单一业务比重过大，实则并无二心。

“石总点子多，脑子活，视野也开阔。 他曾私下表示，西藏药业偏居成都一隅，显得有些小气，应该把总部迁往北京，便于开拓市场。 ”上述知情人士称。 石林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经营理念上的分歧，使得陈、石二人渐行渐远，一场公司控股权争斗也由此从背后走向前台，两大阵营相继出招，不惜利用游戏规则抢夺董事会席位，推行各自的公司经营理念。

9月26日，西藏药业的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中国证券报记者看到，整个会议过程中，两大阵营再无往日见面时的寒暄，再无饭桌上的称兄道弟，当所有例行的程序走完后，双方签字，默默离开。 此情此景，让一些在座的股东颇为感慨。

“有些事没有对与错，在出现分歧时，双方应该保持克制，坐下来协商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股东大会间隙，陈达彬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由于监管部门有要求，他不便对两大阵营的交锋做更多评价。

守着金鸡多年难下蛋

然而，为何两方阵营在隐忍八年之后才开始“下大力气”争夺控股权呢？ 市场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双方矛盾激化，与西藏药业的独家产品“新活素”有关。 不过，此说法遭到西藏药业高管否认。

公开资料显示，新活素学名“重组人脑利钠肽” ，是一种用于急性心衰抢救的新药。 目前仅美国和中国成功研制出了“新活素” 。 2002年，西藏药业以7180万元对价收购华西药业新活素专有技术。 为了保护该新药，西藏药业按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并获批了该药品的5年监测期，即在5年之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不批准其他企业生产和进口该药。

在此之前，西藏药业的拳头产品主要是诺迪康胶囊，公司对新活素的前景抱以厚望。 2005年，西藏药业取得国家生物制品一类新药证书及生产批件，并投资1330万元完成新活素和冻干粉针剂生产线的投资建设，当年新活素产品便上市销售。

然而，陈达彬私下多次表示：“自己对医药研发、生产可能有些经验，但对销售确实不擅长。 ”在2005年新活素取得国家一类新药证书之后，截至2007年，新活素产品销售一直不尽如人意，年销售收入均不足500万元，而每年的技术摊销费用近700万元。 用陈达彬自己的话说：“西藏药业是抱着一只金鸡（新活素）”，却迟迟难以下“金蛋”。

如同西藏药业的控股权争夺一样，新活素的销售模式也是不断变化。 起初，西藏药业授权广东康虹药业独家总经销，授权期限长达10年，但不到两年，由于引入战略合作方益佰制药，西藏药业又违约收回了广东康虹的总经销权，还为此付出了1300万元的违约补偿金。

益佰制药接盘后，西藏药业随即改革营销体制。 本来，凭借益佰制药市场推广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新活素有望获得很好的销售，但由于华西药业与益佰制药股权转让纠纷，最终益佰制药退出，导致新活素在2006年和2007年的推广均无明显进展。

2008年，西藏药业再度将新活素的产品营销推广提上日程。 与香港确思签订《合作协议》，以新活素的所有权益作价，共同出资3.92亿元设立合资公司，进行新活素的市场推广和销售。 然而，合作协议刚签订不到一个月，西藏药业又与深圳康哲签订了《独家代理总经销框架协议》，授予康哲药业新活素在国内的独家代理权。 后者凭借其强大的销售渠道和丰富的推广经验，新活素销售大为改观。 康哲药业的公开信息显示，从2008年至2013年，代理新活素产品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04亿美元（约6.5亿元人民币）。 IMS数据显示，2013年新活素的销售已达1.6亿元，并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率。

2013年底，康哲药业新活素代理权到期。 直至今年4月28日，西藏药业与康哲药业签订《新活素独家代理总经销协议》，授权深圳康哲作为西藏药业产品新活素的全国总代理经销商，负责新活素在全国的销售；同时，西藏药业控股子公司西藏诺迪康医药有限公司与受深圳康哲委托的推广商———常德康哲签订《推广服务协议》，推广产品新活素。 协议的初始期限为2014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 协议期满，由双方协商一致并重新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后，协议可延期三年至2019年12月31日。

即便如此，西藏药业财报显示，2013年，公司净利润仅为2715.32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1.06%；2014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净利润2053.74万元，主要来源于自有产品的销售收入增长，而自有产品的销售收入增长主要来自于新活素销售收入的增长。 2014年上半年，新活素销售收入8547万元，比2013年同期5470万元增长56.25%；公司其他自有产品2014年上半年销售收入8272.6万元，比2013年同期7870.3万元仅增长5.11%。

眼看着西藏药业借新活素的发展势头有了起色，当下两大股东的争斗又愈演愈烈，这让西藏药业众多股东手心捏了把冷汗。

对于内战所耗费的成本，西藏药业一位高管亦感到痛心，“如果大家都把精力拿来做药，这些药品的销售规模远不止当下所呈现的那样，公司也不至于抱着金鸡多年不下金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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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

莫取代创始人

□本报记者 戴小河 郭新志

西藏药业增选独董的临时股东

大会

9

月

30

日召开。 在陈达彬与石林

双方阵营旗鼓相当的情况下， 有投

资者担忧若股东大会的结果与其中

一方的预想差距较大， 今后双方是

否会对决议互不买账， 从而形成双

头董事会的局面， 这有可能让公司

滑下深渊。

一派是创业元老， 一派是后来

引入的投资者。 企业要发展壮大，没

有资本的支持不行。 但企业如果所

需资金太多， 只能以稀释股权为代

价来换取资本的资金注入。 陈达彬

曾私下感慨：“当时引入投资者确实

太冲动，如今回头看，有许多需要总

结的地方。 ”

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邢会强认

为，投资者最好不要取代创始人，引

入职业经理人出任

CEO

， 未必就能

玩转这个企业。 在中国这样的“人情

重于法理”的文化背景下，投资者要

时刻尊重企业的创始人， 自己搭乘

企业的班车获得应该得到的那份利

润即可。

“投资者与创业者对于公司而言，

前者只能是舅舅，后者才是父亲。 ”邢

会强说，创业者在面对投资者的时候，

要问他投资你的理念是什么。 如果你

是好公司， 会有七八个投资者追着你

转。追着你转的时候，让他们把帮助你

的计划和方法写下来。同时，创业者的

承诺也要写下来。这是互相的约束。跟

资本家之间的合作是点点滴滴的，你

告诉他，我这个月会亏、下个月会亏，

但是只要局势可控， 投资者一般也都

不怕。

不要觉得投资者是爷，投资者永

远是舅舅。 “父亲才知道把这个孩子

带到哪儿去，舅舅只是给建议、给钱，

把孩子养大的职责还是创业者。这个

定位不能变，否则就会出乱子。 ”邢会

强表示。不过，话说回来，人一旦拥有

了控制权， 看着创业者就不顺眼了，

即使现在不想罢免他，也保不准未来

不会。

中国人民大学刘俊海教授对上

述观点表示认同。 他认为，投资者投

资某家公司之后，公司需要完善和规

范的方面很多。 这些方面，很多都是

小毛病，无关身体健康之根本，只要

肯下工夫，一般都能规范。 而唯独公

司的股权结构，一旦存在隐患，后续

改动的成本非常大，甚至是不可改动

的。 这是公司的大毛病，投资者不可

不小心。 轻则，公司动荡，员工流失，

业绩下滑；重则，关门破产，扫地出

门，甚至有可能因“侵吞公司财产”而

遭遇牢狱之灾。

“双头董事会是不可能成功的，真

功夫当初也曾约定轮流坐庄， 但最后

并未实现。 ”刘俊海表示，一个团队的

合理搭配应该是成员之间性格互补，

能力互补，角色互补，相互欣赏，相互

佩服，相互依靠，相互配合，相互补台，

而不应该同时出现两个互不服气的

“强人”。

守着金鸡多年难下蛋

然而，为何两方阵营在隐忍八年之

后才开始“下大力气” 争夺控股权呢？

市场上有一种观点认为， 双方矛盾激

化，与西藏药业的独家产品“新活素”

有关。 不过，此说法遭到西藏药业高管

否认。

公开资料显示，新活素学名“重组

人脑利钠肽” ，是一种用于急性心衰抢

救的新药。目前仅美国和中国成功研制

出了“新活素” 。 2002年，西藏药业以

7180万元对价收购华西药业新活素专

有技术。 为了保护该新药，西藏药业按

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并获批了该药品的

5年监测期，即在5年之内，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不批准其他企业生产和

进口该药。

在此之前，西藏药业的拳头产品主

要是诺迪康胶囊，公司对新活素的前景

抱以厚望。 2005年，西藏药业取得国家

生物制品一类新药证书及生产批件，并

投资1330万元完成新活素和冻干粉针

剂生产线的投资建设，当年新活素产品

便上市销售。

然而，陈达彬私下多次表示：“自己

对医药研发、生产可能有些经验，但对

销售确实不擅长。 ”在2005年新活素取

得国家一类新药证书之后， 截至2007

年， 新活素产品销售一直不尽如人意，

年销售收入均不足500万元， 而每年的

技术摊销费用近700万元。 用陈达彬自

己的话说：“西藏药业是抱着一只金鸡

（新活素）” ，却迟迟难以下“金蛋” 。

如同西藏药业的控股权争夺一样，

新活素的销售模式也是不断变化。 起

初，西藏药业授权广东康虹药业独家总

经销，授权期限长达10年，但不到两年，

由于引入战略合作方益佰制药，西藏药

业又违约收回了广东康虹的总经销权，

还为此付出了1300万元的违约补偿金。

益佰制药接盘后，西藏药业随即改

革营销体制。 本来，凭借益佰制药市场

推广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新活素有望

获得很好的销售，但由于华西药业与益

佰制药股权转让纠纷，最终益佰制药退

出， 导致新活素在2006年和2007年的

推广均无明显进展。

2008年，西藏药业再度将新活素的

产品营销推广提上日程。与香港确思签

订《合作协议》，以新活素的所有权益

作价， 共同出资3.92亿元设立合资公

司，进行新活素的市场推广和销售。 然

而，合作协议刚签订不到一个月，西藏

药业又与深圳康哲签订了 《独家代理

总经销框架协议》，授予康哲药业新活

素在国内的独家代理权。后者凭借其强

大的销售渠道和丰富的推广经验，新活

素销售大为改观。康哲药业的公开信息

显示，从2008年至2013年，代理新活素

产品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04亿美元（约

6.5亿元人民币）。 IMS数据显示，2013

年新活素的销售已达1.6亿元， 并继续

保持较高的增长速率。

2013年底，康哲药业新活素代理权

到期。直至今年4月28日，西藏药业与康

哲药业签订《新活素独家代理总经销协

议》， 授权深圳康哲作为西藏药业产品

新活素的全国总代理经销商，负责新活

素在全国的销售；同时，西藏药业控股

子公司西藏诺迪康医药有限公司与受

深圳康哲委托的推广商———常德康哲

签订《推广服务协议》，推广产品新活

素。协议的初始期限为2014年1月1日起

至2016年12月31日。 协议期满，由双方

协商一致并重新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后，

协议可延期三年至2019年12月31日。

即便如此， 西藏药业财报显示，

2013年，公司净利润仅为2715.32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1.06%；2014年上半

年，公司实现净利润2053.74万元，主要

来源于自有产品的销售收入增长，而自

有产品的销售收入增长主要来自于新

活素销售收入的增长。 2014年上半年，

新活素销售收入8547万元， 比2013年

同期5470万元增长56.25%； 公司其他

自有产品 2014 年上半年销售收入

8272.6万元，比2013年同期7870.3万元

仅增长5.11%。

眼看着西藏药业借新活素的发展

势头有了起色，当下两大股东的争斗又

愈演愈烈，这让西藏药业众多股东手心

捏了把冷汗。

对于内战所耗费的成本，西藏药业

一位高管亦感到痛心，“如果大家都把

精力拿来做药，这些药品的销售规模远

不止当下所呈现的那样，公司也不至于

抱着金鸡多年不下金蛋。 ”

控股权争夺折射经营理念分歧

西藏药业抱着“金鸡” 多年不下蛋

□本报记者 郭新志 戴小河

西藏药业（600211）原董事长

陈达彬或许没有想到， 曾在七年之

前救公司于危难之际、 一起把酒言

欢的老朋友如今反目成仇， 双方围

绕西藏药业的控股权明争暗斗，在

资本市场上闹得沸沸扬扬。

9月30日， 西藏药业将召开会

议增选独董，届时大股东、二股东又

将正面交锋。尽管胜负未知，但一路

坎坎坷坷的西藏药业早已千疮百

孔，陈达彬也时时感叹：西藏药业抱

着一只“金鸡” ，凭其核心产品新活

素本可独步天下！然而，数次的控股

权争斗使得这只“金鸡” 难下蛋，唯

有处于争斗外围的中小投资者为公

司发展干着急。

从发票到董事席位斗争

9月26日，成都市中新街49号

锦贸大厦16楼， 西藏药业2014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在此召开。

下午两点五十分， 陈达彬与董事

会、 监事会一些成员一道走向会

议室， 面色严肃， 依次走向签到

台，大笔一挥。 会议室外，近十位

身着安保服装的人员，一字排开，

两手插在腰后， 警惕地注视着通

往会议室的路口， 每每出现陌生

人影，便要盘问。 签到台上，西藏

药业四五位工作人员， 仔细核查

前来参会的人员证件， 一位专业

摄影师已经架起摄像机， 全程记

录此次股东大会实况。

狭小的会议室内， 已经坐了不

少人。除了董监高十来个座位以外，

并无更多旁席。 陈达彬等人一一入

席。陈达彬一落座，迅速地扫视了会

议桌上“对面的人” ，一言不发。 其

他人则看似心神不定， 有的人向会

议室外张望，有的低头若有所思，有

的不时打量旁席上的陌生面孔，有

的干脆深埋下头……整个画面，就

像一帮以前称兄道弟的朋友， 突然

成了陌生人，坐在一起没了言语，浑

身不自在。

尽管如此，谁都明白，这场会

议， 将决定后续谁能掌控董事会、

谁能实际影响西藏药业。 而在此之

前，以二股东北京新凤凰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新凤凰城” ，

持股18.52%）为首的阵营，以及以

西藏华西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

“华西药业” ，持股21.62%）为首

的另一阵营，早已将双方争夺西藏

药业控股权的矛盾公开化，甚至利

用各自在上市公司平台的力量打

起了“口水仗” ，引起监管部门发

函关注。

虽然外界猜测颇多， 但一位知

情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两大

阵营矛盾蓄积已久， 这从双方对一

张住宿发票的报销上就可看出。

8月14日， 西藏药业在成都召

开董事会。过了些时日，现任董事长

石林派人拿了一张金额数万元的住

宿发票到公司财务部报销， 住宿地

点显示是上海， 住宿时间是8月16

日。 据悉，公司出纳觉得颇为蹊跷，

未予报销。 身为公司董事的陈达彬

得知此事后， 认为在发票显示的时

间内，石林并未离开成都，拿如此发

票报销确实奇怪， 而且此前双方都

已明确“费用不在公司报销” 。“石

林对报销受阻意见较大， 双方的关

系也急剧恶化。 ” 前述知情人士称，

石林的其他一些有争议的开销，有

时也拿到西藏药业报销， 这引起华

西药业阵营的不满。对此说法，陈达

彬以监管部门要求为由不予置评。

至于石林， 中国证券报记者多次尝

试联系未果。

事实上，在此次正面“交火” 之

前，双方早已“看不顺眼” 。 8月16

日，西藏药业公告称，公司拟为员工

涨薪20%—40%议案遭到独董和多

位董事投票反对，议案以5票支持、

4票反对、0票弃权“勉强” 获通过。

投下反对票的正是华西药业阵

营———陈达彬、周裕程、王英实3名

董事和独立董事饶洁。

陈达彬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坦

言，他和石林的种种分歧，皆由涨薪

开始 。 代表新凤凰城阵营的一

方———石林认为， 西藏药业这么多

年来待遇偏低，人才流失严重。不涨

薪水留不住人，公司没有未来。公司

发展更大的动力来源于真正有能力

的研发、销售和管理人才，涨薪是为

公司未来着想。对此，前述知情人士

透露， 陈达彬个人并不反对给员工

加薪， 而是担心高管借机给自己过

度加薪。 陈担心的是“议案当中没

有提到具体的高管加薪标准， 高管

也属于员工的组成部分， 如果在实

际操作中也被纳入员工加薪范围，

那这种方式是不是有变相给高管加

薪的嫌疑？ ”据悉，石林之前提议给

高管集体涨薪， 涨薪幅度达到五六

倍，被陈达彬严词拒绝。

同属新凤凰城阵营的西藏药业

副董事长杨建勇亦认为， 涨薪一事

并非“想当然” 。 他对媒体表示，石

林作为董事长上任后，去了几个厂，

也问过员工的收入， 威光制药厂有

的一线工人月工资才1000多块钱。

因此，确实觉得应该涨，公司也委托

人力资源部门、财务部门，将四川省

官方发布的工资数据与公司的数据

进行对比，并进行了基本的调研，比

照外界平均的工资是多少， 公司的

工资是多少， 把这个数据交给了公

司的薪酬委员会， 后者开会作了初

步讨论， 最后通过薪酬委员会提出

来这个加薪的事情。

“以公司平均的薪酬水平来

说，20%对于员工来说是最基本的

增长。 ” 杨建勇将西藏药业近年来

差强人意的业绩归咎于优秀人才的

流失。“如果公司不想发展，抱残守

缺， 尽量压低成本， 守住现有的利

润，这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按照新

的董事会的设想， 公司需要出现一

个跳跃性发展的局面。 ” 杨建勇对

媒体说。

知情人士透露， 陈达彬个人

并不反对涨薪， 他认为普通员工

应该涨薪， 高管薪酬可以适度上

涨，“但应该拿出一个细化的方案

出来， 不能简单地以涨薪比例来

定……” 。 他表示，首先公司现有

业绩不足以支撑员工大幅加薪；

其 次 若 员 工 薪 酬 上 调 20% —

40%， 可能对公司利润水平造成

长远影响。

根据媒体拿到的《关于调整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的议

案》，总经理级，包括总经理和常务

副总经理，薪酬标准调整为（按月

发放部分， 年终根据绩效考核发

放，下同）6万元；副总经理级，包括

销售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总工程

师以及董事会秘书，薪酬标准分别

为4万元、3.8万元、3.8万元和3.8万

元。 这显然与陈达彬所称的“议案

当中没有提到具体的高管加薪标

准” 有出入。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

在此版本之前，还有一个幅度更大

的高管涨薪方案，因为华西阵营的

反对而作罢。 尽管涨薪方案最终获

通过，不过西藏药业一位内部人士

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基层员工薪

酬至今未涨。

前述知情人士透露， 陈达彬对

石林的其他做法亦不满。有一次，石

林在西藏的财务人员跟成都总部的

出纳人员说， 西藏药业账上有2亿

多现金流， 可以拿5000万到西藏

去，毕竟公司注册地在西藏。陈达彬

对此表示认同， 但该笔巨款刚到西

藏没几天，就被划至北京的账户了。

中国证券报记者无法就此联系石林

求证。

种种迹象让陈达彬深感不安，

重新掌权的愿望越来越迫切， 而唯

一路径就是拿下董事会主导权。 然

而， 在西藏药业现有的9人董事会

中， 新凤凰城阵营实际拥有5个席

位， 而华西药业阵营只有4席。 因

此， 华西药业急欲借增选独董来

“反超” 。

新凤凰城阵营看穿了这一招，

亦提议增选独董，如此一来，9月30

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将出现独董“三

选二” 的局面。 交锋双方又在投票

制度上做文章， 华西药业力推直接

投票制， 新凤凰城则鼓吹累积投票

制。新凤凰城方面所担心的是，如果

按照直接投票方式选举， 华西药业

届时或凭借持股优势力挺所推选独

董，并同时否决通盈投资所推人选。

但若能采用累积投票制， 新凤凰城

阵营则可将票数全部投向自己推荐

的独董，进而确保其当选，其所拥有

的董事会席位也将增加至6位，彻

底主导董事会。

如此，才有了9月26日那场“答

案已在各自心里， 仅仅走个程序”

的股东大会。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华

西药业阵营提议召开的会议， 新凤

凰城阵营明显“不捧场” 。西藏药业

在任董事9人，仅3人出席，董事石

林、杨建勇、张虹、李文兴、李其、饶

洁因工作安排未能亲自出席会议；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

杨冬燕未能亲自出席会议。 新凤凰

城阵营股东虽未亲自出席， 但派出

了代表投票。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 在推

举石林当董事长、新凤凰城阵营主

导董事会后， 两大阵营曾度过了一

段时间的蜜月期， 华西药业阵营希

望引入新的机制、新的人才，促进西

藏药业的发展。 甚至在石林上位后

的媒体答谢晚宴上，有人评论“西

藏药业的两位股东总算能把酒言欢

了” 。 然而，短暂蜜月之后，双方关

系迅速走向僵持， 让众多投资者猝

不及防。

昔日兄弟理念不同变敌人

矛盾由来已久。如今，回忆往昔，陈

达彬或许也没有料到出现如此局面。

当年，西藏药业内忧外患，陈达彬

找到周明德———新凤凰城阵营核心人

物———朋友有难，周遂出手相助。

2007年6月18日，华西药业与新凤

凰城及其一致行动人周明德、 斯钦、王

晓增、邵马珍、陈丽晔等6名自然人签订

西藏药业股份转让协议，华西药业以每

股5.572元、 总价1.948亿元向后者转让

西藏药业3496万股股份。 同时，西藏药

业启动股改，协议双方约定：股改实施

后且新凤凰城受让的股份过户后的1个

月内，将启动西藏药业向新凤凰城定向

增发收购资产。且当时新凤凰城注入的

资产已经确定为两宗地产项目：巨山新

村C区和中关村科技园温泉产业园。

这笔买卖看上去似乎不错。 于新

凤凰城而言， 抓住千载难逢的股改机

遇进驻，进而掌控西藏药业，实现地产

借壳上市，巨额的财富增值不言而喻；

于华西药业而言，彼时其内外交困、囊

中羞涩， 新凤凰城的进驻更无疑是解

燃眉之急。

截至2004年末，公司对外拆借资金

达1.1亿元，监管部门要求其在限期内解

决上述问题。 华西药业随后拉来益佰制

药，以5元/股、总价2.5亿元向益佰制药

及三名自然人转让5000万股，所得资金

优先用于代偿上述1.1亿元欠款。孰料益

佰制药方在已支付近2.25亿元后， 华西

药业对应转让的股份却迟迟没有划转

给益佰制药。 对方无奈之下将华西药业

诉至法庭。 当时的说法是，此次转让，虽

然方案多次修改，但却迟迟未获当地国

资部门放行，最后交易不得不作罢。 在

此背景下， 陈达彬才找周明德出手相

救。 周明德确实出手相救了，西藏药业

一批元老级员工对此深有感慨。

然而，新凤凰城进入西藏药业后，当

初计划好的资产注入迟迟未能成行，华西

药业与新凤凰城协商数次未果。陈达彬给

出的反对理由是：拟注入的标的资产部分

手续不全，且双方对拟注入的部分资产范

围理解有异。最终在华西药业阵营的反对

下， 新凤凰城的地产资产未能如期注入，

后因金融危机及国家房地产调控，注入计

划最终泡汤。当初的股改承诺最终以公积

金转增股本的对价方式替补。

虽然此后几年， 两大阵营相安无

事，但矛盾的种子就此播下。

2014年5月8日，随着西藏药业新一

届董事会成立，矛盾继续激化。 据悉，石

林担任董事长后，力推职业经理人制度。

在此之前，陈达彬、周明德等几大股东达

成了一些合作原则， 希望西藏药业能在

药物领域有所建树。然而，新一届董事会

上任后，对西藏药业的战略和决策，与此

前华西药业认定的方向越来越远。

陈达彬开始警觉。 前述知情人士

称，在陈达彬看来，西藏药业有优质的

药品储备， 如果能够在管理上加以完

善，在销售上能全面进步，应该说西藏

药业具备一家优秀医药公司的潜力。陈

达彬尤为看好西藏药业独家重磅新药

新活素的市场前景，它也是支撑公司近

几年走出亏损开始盈利的主要因素。

“石林并未把西藏药业的药品发

展当作工作重心，而是多次提到要发展

保健品、饮料，这与华西药业倡导的经

营理念完全背离。 ” 上述人士说，据他

了解，在提出发展保健品、饮料时，陈达

彬也曾提出希望能够有一份详尽的可

行性方案进行探讨，但石林并未拿出方

案。中国证券报记者未能联系上石林求

证。 但据了解，西藏药业部分经营层确

实曾去西藏阿里地区考察过水源。

另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则对

陈达彬的上述说法表示不敢苟同，该人

士透露，石林担任董事长后为员工涨薪

以调动积极性，还委托猎头公司招贤纳

士，想拓展其他业务也是考虑到公司单

一业务比重过大，实则并无二心。

“石总点子多，脑子活，视野也开

阔。 他曾私下表示，西藏药业偏居成都

一隅，显得有些小气，应该把总部迁往

北京，便于开拓市场。 ” 上述知情人士

称。 石林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经营理念上的分歧，使得陈、石二

人渐行渐远，一场公司控股权争斗也由

此从背后走向前台， 两大阵营相继出

招， 不惜利用游戏规则抢夺董事会席

位，推行各自的公司经营理念。

9月26日， 西藏药业的临时股东大

会现场，中国证券报记者看到，整个会议

过程中， 两大阵营再无往日见面时的寒

暄，再无饭桌上的称兄道弟，当所有例行

的程序走完后，双方签字，默默离开。 此

情此景，让一些在座的股东颇为感慨。

“有些事没有对与错，在出现分歧

时，双方应该保持克制，坐下来协商才

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 股东大会间隙，

陈达彬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由于监管

部门有要求，他不便对两大阵营的交锋

做更多评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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